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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征程如虹（中国画） 杨幸郎作

第
五
一
七
六
期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镜中的这张脸，与母亲太相似。我

久久凝视镜中的自己，在自己脸上仿佛

看到母亲年轻时的模样。

我不仅外表像母亲，有时我甚至觉

得自己的生命，也仿佛接续了母亲曾经

的使命。

当年，母亲是部队文工团优秀的舞蹈

演员，在她艺术状态最好时怀了我。有朋

友劝她，为了延续舞蹈生命，最好不要那

么早生孩子。但对当时的母亲而言，孕育

我就是她心底最大的喜悦和幸福。

朋友一语成谶，母亲生下了我，随后

便渐渐远离了挚爱的舞台。

母亲从未说过她为我牺牲了什么，

但如果她要这么说，我其实是会非常信

服的。毕竟那一张张母亲走边防、上高

原、顶风冒雪为战士们演出的照片，还有

那些沉甸甸的奖杯、证书，现在依然被母

亲珍藏着，在书架上静静地立着。母亲

经常小心翼翼地擦拭它们，仿佛在和过

往的青春和军旅生活说着话。

母亲是否后悔过，我不知道，但打我

记事起，舞蹈便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面形体镜前，我哭过，为母亲教舞

时的严厉；我笑过，为母亲难得露出的笑

容和肯定赞许的目光。

我跟母亲捆在一起生活了 11 年。

那些年里，我每走一步，她都在盯

着，仿佛给我的脚踝套上了铁球，让我行

走困难。我清楚记得 11 岁那天，我独自

前往北京，来到这所全军顶尖的专业院

校求学。我感觉自己的脚步突然变得轻

盈了许多，几乎要飞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

逃离。

从准备舞蹈考试到最后的体检、审

查，只用了一周时间。当那张军校录取通

知书摆在母亲面前，她的表情由开始的惊

愕转为欣慰，继而仿佛有些落寞，最后复杂

地一笑。宿命般的，我踏上了与母亲相同

的路。

母女都是在无意识中做对手，因为最

有可比性。为了担当舞剧的主角，我每天

凌晨 5点开始训练，无数次重复地踢腿下

腰，旋转跳跃，体重超标就穿上厚重的军

大衣跑步减重。习惯了咬牙坚持、满身淤

青，也习惯了吞下眼泪、委屈自藏。略显

肥大的军装包裹着我瘦削的身板，束缚很

多，压力不小，但我从未想过放弃。

我要赢，至少赢过母亲。

最终，我如愿得到了想要的角色。

表演完毕，全场掌声雷动。老团长说：

“你母亲当年也跳了这个角色，你们俩人

真像啊。”那一刻我才回过神来，逃不开

的，哪怕我与母亲远隔千里，我们之间也

会因为一句话被牵连到一起。

在上军校的几年中，我与母亲的联

系多是通过电话，但总是说不了几句便

匆 匆 挂 断 ，似 乎 多 留 几 秒 空 白 都 是 尴

尬。有年冬天，母亲和我视频，问要不要

给我寄棉袄，镜头一直对着衣服。我突

然想要看看她，于是对她说，把镜头转过

来吧。

屏幕上是一张放大的母亲的脸：皱

纹好像更深了，眼角有些塌，黑眼圈也遮

不住。在纷繁的生活中，母亲慢慢地老

去了。外婆离世后，母亲似乎老得更快

了。外婆的葬礼上，每个人都很悲伤。

只有母亲，看似平静地久久凝视着墓碑

上的照片，欲言又止。

做女儿总是容易，做母亲却很难。

如今，我 21 岁。一晃，同母亲分开生活

已经 10 年了。时间意味着距离，而距离

又仿佛意味着成熟。

这两年，我作为文艺轻骑队的一员，

多次赴边防参加慰问演出。初夏，边防

线上仍有几分寒意。高原的风在不远不

近的地方试探，空气里混着草籽、树芽、

昆虫的味道。

面庞黝黑的边防战士们矗立天地

之间，与星辰为友、日月为伴。他们为

国戍边，远离家人，但精神是蓬勃明亮

的。他们领花上的星，像激情的火苗，

燃烧、跳动。

轮到我上台表演了，虽然此时头痛

欲裂，但我无法辜负战友们热烈的掌声

和挥舞的手臂。连续高强度的转场和演

出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这是此行的最后一站，我明显感到了身

体的透支，心情却是激越亢奋的。这是

一个在慰问演出路上即景创作的、反映

部队野外驻训生活的舞蹈，对舞蹈演员

的体力、爆发力要求都很高。我仰起脖

子，伸展四肢，带着最灿烂的笑容旋转。

但在做最后一个翻跳动作时，我还是因

为严重的高原反应跌倒了。

眼前一片昏暗，我像一个迷路的孩

子，在黑暗中踟蹰前行。眼前似乎是一

条走不完的逼仄通道，周遭寂静又凄冷，

但稍远的地方却逐渐明亮。一座座大山

高耸入云，一位穿军装的女演员正在山

间舞蹈。我继续往前走，愕然间发觉这

女人竟是年轻时的母亲。

豆大的汗珠从额前滑下，片片雪花

落在睫毛上，她的面色已十分苍白。突

然，她脚下打滑，摔倒在地。我想上前，

脚步却凝在原地。她扶着旁边的枯树，

缓缓站起来。我大声喊叫，却未发出任

何声音。我就那样看着，她艰难支撑住

身体，继续扬起微笑，起舞，耳旁战士们

的掌声好像更加响亮了。

最后一个定点动作结束，她终于转

身，望向我，却不肯走近我一步。我的目

光落在母亲的肩章上，那金色的光芒在

这一刻变得柔软而沉实。她是一位母

亲，她是一名军人。

我把手举到太阳穴边，向着母亲敬

了一个军礼。

母亲是女战士，那炽热如火的、坚韧

顽强的精神从来都奔腾在她的血管中。

我缓缓睁眼，泪湿了枕头。歪头，发

现母亲在病床前不言不语。她还是疲惫

的中年人模样，可黑白夹杂的发间，却有

着直抵人心的温暖。她来回抚摸着我打

着石膏的右腿。我说：“小伤，没什么大

不了的。”她挽起自己的裤脚。那是我第

一次细看母亲的腿。该怎么形容呢？膝

盖骨有些突出，腿上有道像蜈蚣一样刺

目的疤，还有些大大小小无法消除的伤

痕。

母亲跟随文工团，去过很多边防连

队。一路走，一路创作演出，激励官兵，

鼓舞斗志。她身上的伤疤，印证着她走

过的路、执行过的任务、履行过的使命。

如今的我，也走在这条母亲曾经走过的

路上，扎根部队，为兵服务。

看过暗夜辉明的星光，也走过年少

刻骨的芳华。许久之前，很久以后，漫长

的时光、深邃的情感都叠印在这身笔挺

的军装上。那是母亲已经远去的、闪闪

发光的生命存在；亦是我正在为之奋斗、

热血澎湃的军旅人生。

你看，时间留下的痕迹淡去，又轮回

一个簇新的春天。

母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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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母亲都已经离开我了。时

间流逝，我对他们的思念越加强烈，经

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母的音容笑貌，

想起父母生前那些温暖的片断，想起父

母无微不至的关爱体贴，想起父母对自

己的教诲和嘱咐。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在农村

长大，父母都是农民。小时候，家里日

子过得比较艰苦，能吃上油水大一点的

食物都是很不容易的事。父亲经常去

赶集，但从来不在集市上吃一口东西。

可身上的钱再少，他都不忘花一毛钱买

一个肉包子，让我解解馋。看到我吃得

那 么 香 ，父 亲 脸 上 的 表 情 似 乎 有 点 复

杂，那是一种既欣慰又痛苦的神色。

有一次父亲领着我去赶集，背着自

己编织的五个草垫去卖。到中午吃饭

的时候，一个草垫也没卖掉。父亲知道

我肯定饿了，但草垫没卖掉，身无分文，

没法买吃的。眼看着到了下午，父亲对

我说：“你在这里看着草垫，千万不要动

地方，我上个厕所，一会儿就回来。”事后

我才知道，父亲并没有去厕所，而是去了

附近的牲口市场，在那里找到我们村的

邻居，向他借了两毛钱，给我买了两个肉

包子。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想起这些事，

我心中满是温暖。

母亲对儿女的爱，是深沉的、无言

的。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

母亲和另外几个长辈帮三家邻居做红

薯粉条。大家一直忙到晚上 9 点多，按

惯例，三家邻居要一起请帮忙的人吃一

顿饭。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把水

缸中的碎粉条捞出来，用油盐和葱花炒

一下，每人吃上一大碗，再加上两个白

面馒头，就算是答谢了。

母亲想到我和二弟很长时间没吃

细粮和油水大一点的东西了，就把那碗

粉条和两个白面馒头悄悄端回家，分给

我和二弟吃。那晚，母亲只吃了两块家

里 中 午 剩 下 的 红 薯 ，喝 了 一 大 碗 白 开

水，但她却好像很开心的样子。现在想

起来，我心中满是惭愧和后悔，恨自己

当时不懂事，太自私了，不知道心疼母

亲。这些年，母亲一直是我记忆中充满

美好、勤劳、纯洁、善良的部分。每当想

起她，我就觉得很温暖、很幸福。温暖

深 沉 的 母 爱 始 终 在 教 育 着 我 ，鼓 舞 着

我，支撑着我在部队学习、工作、进步。

父亲关爱孩子，但对待错误，却极

其严肃。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 12 岁时，

有 一 天 随 父 亲 到 地 里 为 生 产 队 挖 红

薯。我耍了一个小聪明，偷偷地把 20 多

个比较大的红薯埋了起来。为防止找

不 着 ，还 在 埋 红 薯 的 地 方 竖 了 一 块 砖

头，半露在地面上。几天后，我趁周围

的人不注意，把埋在地里的红薯刨了出

来，放在筐子里，并在上面盖了一些草，

高兴地背回了家。父亲看到后，问我这

些红薯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在生产

队挖完红薯的地里翻找出来的。父亲

其实已经猜出这些红薯的来路，当时却

并没有发脾气，而是领着我来到生产队

的仓库，将这些红薯都入了库。回到家

里，父亲严肃而认真地对我说：“做人一

定要走正道，不要耍小聪明，不能投机

取巧，更不能贪占公家的便宜，要靠自

己的劳动去获取想要的东西，不该要的

东西绝对不能要，千万不能干那些不劳

而获的事情。这事看起来不大，但要从

小看大，如果不注意，将来你会栽大跟

头 的 ，到 时 谁 也 救 不 了 你 ，后 悔 都 晩

了。”父亲对这件事的处理给我留下的

印象很深，对我的教育帮助也很大。父

亲的言传身教和谆谆教诲，让我懂得了

自律、自尊、自爱。

父爱母爱如同一座山，我们做儿女

的就像是这座山上的树，不断地被父爱

母爱呵护、浇灌、滋润、修剪着，最后长

大成材。父亲和母亲的爱，如同涓涓细

流，早已沉入我生命的深处，滋养支撑

着我一路奋斗前行。

沉入生命的爱
■张瑞志

“只要驻训分队一来，少不了让他

们脱层皮！”摩拳擦掌的某旅教导队队

长孟博听闻有发射营要上高原驻训，那

股子狠劲儿当时就上来了。毕竟这位

教导队队长，还有着该旅“蓝军分队”队

长的身份。

“都是老熟人，但都知道你是关系

越好打得越狠。”教导队教导员李昭辉

笑道。

“今天不留面子，就是为了让他们

打仗的时候能赢里子嘛。”

一

前来驻训的发射六营营长李寅啸

望着狂风削过、尚未返青的野草，吸了

吸鼻子。他早就知道要和蓝军分队“碰

一碰”，心底满怀期待。新年度红蓝对

抗的“第一枪”由他们打响，全旅官兵都

看着呢。

在 发 射 营 踏 上 驻 训 场 的 那 一 刻 ，

孟博的计划也铺开来：“明天下战书。

六营第一个来，就让他们第一个‘走麦

城’！”

天刚蒙蒙亮，孟博就和李昭辉上了

驻训场，二人对岗哨说明“下战书”的来

意后，便找到李寅啸与发射营教导员蔡

发海进指挥帐篷详谈……

“我们队长在里面，上级有急事找

他！”半个小时后，一名下士从教导队匆

忙赶来，气喘吁吁，哨兵以为真有什么

紧急通知，随即放行。

蒙混过关的下士没有直奔指挥帐

篷 找 自 己 的 队 长 ，而 是 穿 梭 在 各 连 连

部，遇到盘问，都以找队长、走错帐篷等

借口搪塞过去……

原来，这名下士是教导队文书刘佳

明。在此之前，队长孟博早有安排——

下战书是假，让他混进来“摸大鱼”是真。

与此同时，在指挥帐篷内，尽力拖

延的孟博与李昭辉如坐针毡：刘佳明得

手了没有？怎么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就在发射营即将送客时，孟博腰上

的对讲机响了：“队长队长，上级文件到

了，赶紧回来签。”

这是孟博与刘佳明约定表示成功

的暗号。孟博与李昭辉一对眼：刘佳明

得手了！开溜！

不等孟博与李昭辉两人回到宿舍，

刘佳明就拿着一个天线折了一半、外壳

有裂纹却还能传出声音的对讲机前来

报告：“对讲机是在一个贴着‘报废’字

样的箱子里拿到的，虽然外壳摔碎了，

但是还能断断续续听到声音。”

孟 博 看 着 眼 前 的 对 讲 机 将 信 将

疑。这时，对讲机里突然传来“带笔带

小凳，专业学习”以及一个熟悉的“班长

骨干帐篷开会”的声音。这让孟博当即

就拍了大腿，“这就是李寅啸的声音！

刘佳明，今天你钓到大鱼了！”

二

李寅啸很纳闷，“蓝军”最近十分安

静，驻训已有一个星期，居然没被摸过

一次哨。以不变应万变的李寅啸决定

让官兵紧锣密鼓地准备战斗发射演练。

而 另 一 边 ，在 营 房 里 急 得 搓 手 的

孟博一直在寻思，七天了，驻训分队还

没进行战斗发射，每天除了专业学习，

就 是 模 拟 操 作 训 练 ，再 加 上 猎 犬 一 样

反 应 机 敏 的 哨 兵 ，孟 博 还 真 是 没 找 到

机会下手。

终于，在一个微雨的黄昏，孟博从

那台“报废”的对讲机里听到了他盼望

已久的声音：“凌晨两点，展开战斗发

射！”当晚 10 点，“蓝军”派出数个小队分

散到各个发射场坪预先埋伏。

此时，李寅啸还不知道己方情报已

经 泄 漏 ，依 旧 按 部 就 班 地 配 置 防 守 力

量。对讲机那边的孟博在偷听完李寅

啸的部署配置后，暗暗地咬了咬牙：若

不是自己提前盗得对讲机，这场战斗势

必会由伏击战变成攻坚战，那时的胜负

真未可知。

但是战争没有如果，等到导弹缓缓

起竖，李寅啸在为自己即将成功进行战

斗发射而长舒一口气时，架设在河对岸

的标杆仪却没了动静，对讲机这头的呼

叫如“石沉大海”一般。关键时刻，一个

萝卜一个坑的号手又难以抽调前去查

看情况。李寅啸心里“咯噔”一下：坏

了！出事了！

果不其然，孟博对标杆仪下手了。

发射场坪被警戒哨围得如铁桶一般，架

设在河对岸的标杆仪成了唯一的突破

口。这次行动的小队长，为了躲开先遣

部队侦察而在烂泥里沤了 3 小时的上士

苑司壮，刚看到六营的小分队扛着设备

前来架设，不等人走近，就左右开弓操

起两个训练弹扔了过去。

可 怜 架 设 设 备 小 队 的 队 员 ，直 到

“阵亡”都没明白那两个“手雷”是从哪

飞过来的……

关键设备被毁，战斗发射失败。输

得不甘心的营长李寅啸拉起长脸，和教

导员蔡发海坐到了复盘会座位前。

“ 保 密 意 识 太 松 懈 —— 三 军 之

事 ，莫 重 于 密 ，被 我 们 摸 走 了 对 讲 机

都 不 知 道 。”没 等 孟 博 说 完 ，李 寅 啸

一 眼 就 看 到 了 摆 在 桌 上 的 对 讲 机 ，

上 面 还 贴 着“ 保 密 警 示 ”的 红 签 ，讽

刺 ！ 讽 刺 ！

过河架设设备的事儿，必然也是从

那对讲机里传出去的。在回驻地的路

上，李寅啸咬着后槽牙，皱着眉回味孟

博那句话：“踏入驻训场，那就没有安全

感、没有放松感，只有压迫感、只有恐惧

感，因为踏入训练场的那一刻，战争就

已经开始了。”

三

对讲机事件发生后，原本就严防死

守的宿营区，登记、检查更加严格了。

期间进行了一次战斗发射，孟博带人强

攻，不但碰了一鼻子灰，就连自己也差

点“阵亡”。

“怎么办？如果不绞尽脑汁为发射

营的官兵制造麻烦，明天为他们制造教

训的就可能是真正的敌人。”孟博又动

起了心思。

每过一段时期，通信营就会对教导

队与驻训分队驻地的光缆线路进行检

修。听说维护人员即将于明天坐车抵

达时，孟博心生一计。

“ 你 们 委 屈 一 下 ，先 藏 到 垃 圾 桶

里，然后……”孟博叫来两名中士——

邓启军与黄乾，给他们安排了一项“秘

密任务”。

第二天，通信营前来检修线路的官

兵就被孟博“扣”下了，理由是：“演习重

地，禁止通行。想要过去可以，必须得

用他们的车。”

这是什么规矩？检修小分队的官

兵满腹狐疑，等坐上由孟博为他们提供

的“大解放”，看到车挡风玻璃后面贴着

大大的“线路检修”时，也就没说什么

了。临行前，孟博还为他们每人准备了

一只崭新的口罩，“防疫不可掉以轻心，

戴上这个去吧。”

看着“大解放”向着驻训场绝尘而

去，孟博心里乐开了花：李寅啸啊李寅

啸，你就准备接招吧！

发射营驻地，“同志，请停车接受检

查。”这会儿，发射营的岗哨已经将“大

解放”拦下。虽然看到了“线路检修”的

标牌，哨兵仍然走到车后掀开帘布做例

行 检 查 ，看 里 面 整 齐 放 置 着 两 个 垃 圾

桶、几个工具箱和扫把簸箕，并无异常

后才示意放行。

等到车停到宿营地，邓启军与黄乾

从车后窜出，直奔指挥帐篷……

“ 站 住 ！ 干 什 么 的 ？”让 邓 启 军 与

黄 乾 没 想 到 的 是 ，指 挥 帐 篷 背 面 居 然

也 安 排 了 岗 哨 。 邓 启 军 脑 子 快 ：“ 班

长 ，我 们 来 检 修 线 路 的 。 麻 烦 班 长 让

进去一下呗。”

“请在一米线外摘下口罩并出示证

件。”哨兵开口，一脸严肃。

“防疫需要，就不摘了吧。”黄乾有

些慌了，教导队哪有什么线路检修证！

额角微微见汗的他正浑身乱摸，寻找那

并不存在的“证件”。

“班长，我们的证件在车上呢！要

不这样，咱先把仪器拿进去，我回去拿

证件，天冷，我怕冻坏了设备。”邓启军

急中生智，顺势欲走。

“那行，你们先去拿证件，我帮你们

看着设备。”哨兵看着俩人渐行渐远，这

才将那两个“工具箱”提进帐篷。

在返回的过程中，邓启军与黄乾一

直在瞟岗哨。看到“设备”被提进了指

挥帐篷，得手的俩人立刻“脚底抹油”。

“任务完成！”孟博听到对讲机里传

出邓启军的声音，内心窃喜，当即拨通

了李寅啸的电话：“李营长，赶紧回指挥

帐篷看看吧，我给你送了个大礼！”

李寅啸心里“咯噔”一声：坏了！挂

了电话就往指挥帐篷跑。然而指挥帐

篷却只有哨兵笔直地站在那儿。

“有可疑人员来过吗？”

“ 刚 才 通 信 营 检 修 线 路 的 人 来

过 ，因 没 有 证 件 被 遣 回 ，只 留 下 两 个

工具箱。”

“工具箱在哪儿？”

岗哨提来工具箱，当着李寅啸的面

打开，发现里面只有四个板砖和一张写

着“遥控炸弹”的白纸。

李寅啸拳头捏得咯咯响，哨兵大气

都不敢出。“另外一个箱子不用打开了，

一会儿我估计要去开复盘会，等到复盘

会开完，全营开会。”

大获全胜的孟博没有心思去管李

寅啸怎么后悔，因为其他发射营也将陆

续前来驻训，他要准备磨砺、考验下一

个对手了……

高原蓝军
■邢国庆 黄武星


